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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场态势感知与识别是作战决策的基础,发展适应未来创新作战概念的战斗识别系统对于提升体系作

战能力至关重要。在原有战斗识别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未来战争和装备发展的战斗识别新概念,从信息

主导、分布感知、手段齐备、标准互通、群智汇聚5个角度阐述了未来战斗识别系统的特征,并概述了战斗识别

系统支撑未来作战的功能,基于此提出了空战场对战斗识别的需求,为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感知与识别;战斗识别;信息主导;空战

DOI 10.3969/j.issn.2097-1915.2022.06.001
中图分类号 V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1915(2022)06-0001-07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Combat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Demand
 

Analysis
 

of
 

Air
 

Combat

LIANG
 

Xiaolong1,2,YANG
 

Aiwu1,2,WANG
 

Chengcai1,3,ZHANG
 

Jiaqiang1,2,REN
 

Baoxiang1,2,HOU
 

Yueqi1,2

(1.Air
 

Traffic
 

Control
 

and
 

Navigation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51,
 

China;

2.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Meta-Synthesis
 

for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System,
 

Xi’an,
 

710051,
 

China;

3.China
 

Academ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identific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are
 

the
 

basis
 

of
 

comba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bat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at
 

adapts
 

to
 

future
 

innovative
 

combat
 

concepts
 

is
 

essential
 

to
 

improving
 

the
 

combat
 

capability
 

of
 

systematic
 

fighting.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com-
bat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combat
 

identification
 

suitable
 

for
 

future
 

combat
 

and
 

equipment
 

development.
 

From
 

five
 

perspectiv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ture
 

combat
 

identification
 

system
 

are
 

described:
 

information
 

dominance,
 

distributed
 

situation
 

awareness,
 

comprehensive
 

method,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and
 

swarm
 

intelligence
 

convergence.
 

The
 

function
 

of
 

the
 

combat
 

iden-
tification

 

system
 

supporting
 

future
 

combat
 

is
 

summarized.
 

Based
 

on
 

this,
 

the
 

requirement
 

for
 

combat
 

iden-
tification

 

in
 

the
 

air
 

combat
 

field
 

is
 

put
 

forward.
 

The
 

analysis
 

abov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combat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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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美军顺应其在战场上的信息优势,创新 性地提出作战云、多域战、马赛克战等未来作战新概



念,通过战场多域和多节点之间的信息共享,构建战

场完整作战态势图,跃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将“探
测-识别-决策-打击-评估”作战流程分解至战场作战

单元共同完成,利用网络化和体系化作战特征,形成

战争中新的非对称优势。美军提出的作战概念中,
重点关注体系化作战中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态势感知

识别能力。例如,作战云概念中提出将高维度信息

数据转换为支撑作战决策的知识,基于云技术实现

整个战场作战单元的资源管控,多域传感器协同探

测识别,共同完成战场态势信息获取、信息融合、实
时共享和指挥决策,极大提升了作战单元之间的协

同 能 力 以 及 战 场 全 方 位、多 维 度 的 态 势 感 知

能力[1-2]。
俄乌战争中,由于俄乌装备属于同一类型或具

备共同设计血统,对战场态势感知与识别提出了严

峻挑战。俄乌均采取了简化识别尝试,例如俄军装

甲车上“Z”字喷绘图案和乌军佩戴简单荧光标识,
能够确保友军在一定距离上进行辨识,但也存在被

敌军发现并集火攻击的危险,简单识别矛盾性突出。
由于战场强对抗环境和作战人员紧张情绪总会导致

误伤误击以及无识别攻击情况,战场感知识别系统

在作战中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俄乌军均部署了具

备红蓝部队跟踪和态势感知等功能的指挥与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C2)系 统,例 如 俄 军 的

ASUV
 

TZ
 

指挥系统和乌克兰的 Hermes-C2
 

系统,
上述系统功能均在大规模演习中得到验证,但其在

严苛的作战环境下的部署范围情况和有效性尚无法

确定。研究符合未来作战特点的现代化战斗识别系

统对于掌握战场主动权至关重要。
现代战场电磁空间具备辐射源数量多、信号密

度大、不同辐射源体制多和波形复杂、工作频段不断

增宽且在宽频带上交叉重叠等特征,对战场目标识

别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识别方面,各国普遍存在以

下问题:①各国部署的干扰系统会导致传统的敌我

识别器失能,在指挥与控制降级或拒止的作战环境

下,尤其是城市等高密度建筑群干扰环境,对感知识

别系统的要求越来越高;②传统协作式敌我识别辐

射源信号容易被敌方截获,敌方能够通过辐射源信

号定位武器装备的位置,容易暴露已方战术意图;③
在协同体制、工作频率带宽、旁瓣抑制技术、应答机

容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系统缺陷,容易受到敌

方的干扰和欺骗[3]。识别能力的不足将直接影响到

决策者对战场态势掌控,进而影响到作战指挥决策。
研究人员从敌我识别流程优化[4-5]、辐射源信号

处理技术[6-8]、信号加密技术[9-10]、基于辐射指纹信

息和目标关联航迹的识别新手段[11-12]等方面对敌

我识别技术进行了改进,有助于识别技术的发展和

提升。此外,对于战场决策支撑更需要对信息的深

层次处理来获取更高层级的决策支持信息。以JDL
模型[13]为代表的第二代信息融合模型研究内容从

目标定位、识别、跟踪向战场态势估计等高级感知领

域发展[14],以DFIG2004模型[15-16]为代表的第三代

信息融合模型强调决策者在融合中的主导作用,将
信号级融合、分布式信息融合、认知融合以及支持作

战决策的作战识别等技术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以信

息融合技术和信息通信网络为支撑的感知识别一体

化将是研究的重点,战场态势感知是形成作战决策

的前提条件,态势感知层级、精度和速度是发挥指挥

决策效能的基础。
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战斗识别新概念,从系统

特征和系统功能以及空战场需求角度来分析战斗识

别系统的发展方向,牵引战斗识别系统发展。

1 战斗识别的概念和发展

1.1 现有典型战斗识别系统

目前,各国都着力于发展适应未来战争的战斗

识别系统,识别范围从传统陆战场延伸至多域联合

作战空间,比较典型的几种战斗识别系统有:

1.1.1 蓝军跟踪系统

蓝军跟踪系统[17-19](blue
 

force
 

tracking,BFT)
是美国开发的一款GPS使能的战斗识别系统,借助

于卫星通信链路来标记己方作战单元的位置和身份

信息,己方每个作战单元都能接收和发送战场态势

信息,进而构建一张完整战场空间态势图,将整个战

场空间内的敌我横向与纵向战术信息发送给各作战

单元,并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BFT能够提供实时

的指挥控制和战场态势感知信息,极大提升了美军

战场感知与识别能力。
美军下一代蓝军跟踪系统发展为联合作战指挥

平台(JBC-P),通过更低延迟的卫星通信和加密技

术来融合己方作战单元的态势感知数据,提高指挥

人员决策能力和精度。

1.1.2 毫米波战场目标识别系统

现代战争中的复杂自然环境是造成误伤误击的

重要因素,毫米波对战场沙尘和烟雾具备良好的穿

透能力,北约利用毫米波优势研制出毫米波战场目

标识别系统(battlefield
 

target
 

identification
 

device,

BTID),系统工作在毫米波频段(Ka波段,33~40
 

GHz),识别方式采用询问-应答机制,主要应用于地

面武器装备的识别,BTID采用新的信息结构、加密

方式和跳频方式,以及新的防欺骗技术,具备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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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适应性,减少了对GPS的依赖,在GPS受到干

扰也能发挥识别功能[20-21]。

1.1.3 MARK系列敌我识别系统

英国20世纪40年代研制了第一款 MARK系

列敌我识别器,发展至现在最新系列产品为 MARK
 

Ⅻ。美国改进原系统固定询问和响应频率,采用扩

频技 术 增 加 Model
 

S 和 Model
 

5 通 信 模 式 将

MARK
 

Ⅻ升级为 MARK
 

Ⅻ
 

A,提高了系统的保密

性、抗干扰性,已形成标准制式敌我识别系统,部署

在现役主力战舰、飞机以及各类雷达系统,增强了战

场空间多平台之间的互通性[22-23]。

2021年3月,美国uAvionix公司为战术无人

机研制一款微型IFF应答器RT-2087/ZPX-B,以小

型化、低 功 耗 和 互 操 作 性 获 美 国 国 防 部 AIMS
 

MARK
 

XIIB认证。ZPX-B为小型平台提供敌我识

别、态势感知以及侦测与回避(DAA)功能,可使无

人平台充分参与协同态势感知和多域联合作战,创
新未来作战样式。

上述战斗识别系统的发展已呈现出将目标识别

融入到战场态势感知中的趋势,通过感知识别能力

的提升来提高指挥人员决策速度和效能。针对未来

战场复杂电磁环境,仅靠单一功能目标敌我属性识

别将难以满足现代化战争的决策需求,更需要发展

能够匹配战场态势感知与识别需求的作战决策辅助

系统,来应对未来体系化战争。

1.2 未来战斗识别新概念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敌我识别被定义为目标

敌我属性、类型的判别。文献[24]提到了北约提出

的战斗识别(combat
 

identification,CID)的概念,指
在作战环境下,通过战场空间内各种传感器获得被

探测识别目标精确特征的过程,通过对战场目标的

有效识别,形成指挥决策需要的战场态势,目的是支

持交战决策,主要包括“态势感知”和“目标识别”两
个方面[24-25]。

传统的敌我识别关注点在于目标属性和类型,
与其特定功能相关,北约给出的战斗识别概念从本

质上来看还属于目标属性、类型的识别;从要素上来

看,其呈现的特性还局限于静态的态势图显示,指挥

人员的决策往往还依赖于态势变化趋势;从技术上

看,其局限于敌我识别的协作式和非协作式目标识

别技术,随着电子信息系统一体化、分布式多维信息

融合、低轨卫星通信等技术应用,战斗识别将呈现出

更丰富的要素、更大的潜力。
现代战争对感知识别的需求不仅仅是目标属

性、类型的识别,更需要高层级的指挥员辅助决策信

息。概念需求牵引装备技术发展,现有的战斗识别

概念已经难以适用于当前的作战形态,基于现有概

念研制的战斗识别系统将具备一定的局限性,结合

未来技术发展动态以及作战需求,本文尝试给出未

来战斗识别的新概念,促进装备技术发展。
战斗识别,是由战场多类型传感器、信息通信网

络、核心计算单元、接口设备、显示终端等组成的系

统,通过战场信息特征提取与深度融合,可实现战场

态势感知与目标识别功能,达到辅助决策与博弈对

抗应用的目的。战斗识别是在传统战场目标敌我属

性与类型识别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以一体化电子

信息系统架构、多维信息融合技术、大通量、低延迟、
强韧性的信息网络系统为支撑,综合利用光电、射
频、通信、网络等特征信息进行的高层级态势感知与

识别信息获取过程,包含了对战场环境、兵力、状态、
属性、行为、规则、事件、意图以及规划等多维度的感

知与识别,并可与友方作战单元进行实时共享,战场

决策依据均属于战斗识别的范畴。
战斗识别呈现出信息主导、分布感知、手段齐

备、标准互通、群智汇聚等特征,未来战斗识别系统

将从注重发展装备系统能力转变为发展体系化战争

下的信息处理能力,从单一平台全流程的感知与识

别转变为多节点分阶段和角色的自主感知与信息交

互,推动战场态势感知与识别由低级静态显示向高

级动态领悟发展。
战斗识别过程贯穿于作战的每个环节,战斗识

别结果可用于支撑各层级作战决策,结合战术规则

来提高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以多层级和多维度的

感知识别能力优势来获取战场博弈主动权,见图1。

图1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关键技术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涵盖战场中设备、信息、网
络、软件以及应用多个层次,重点需要开展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如图1所示。①系统顶层设计与需求

分析,根据战场决策需求以及复杂系统架构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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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结合一体化电子信息系统发展趋势开展系统设

计;②建立网络化和通用化标准规范,在低轨卫星通

信网络系统支撑下,建立标准化信息处理准则和规

范,进而对多维信号和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③综合

运用多种信息融合技术、模式识别技术以及决策方

法等技术手段来获取精准战场动态信息,为决策信

息生成提供基础;④识别能力评估与博弈应用,合理

评估识别结果,以友好的人机交互模式反馈给指挥

人员,指挥人员根据战斗识别系统提供信息在博弈

对抗环境下做出决策。

1.3 战斗识别区别于敌我识别

战斗识别发展于敌我识别系统,涵盖了敌我识

别的功能,是在敌我识别基础上融合了对战场态势

的高层级感知理解,与敌我识别的区别主要有:

1)识别体制。传统敌我识别系统分为基于询问

应答机制的协作式敌我识别和基于无源探测技术的

非协作式敌我识别,单一体制识别系统在强博弈对

抗下容易失效,将直接影响到作战单元的识别效果。
战斗识别是一种组合技术系统,包含协作式、非协作

式、和组合识别方式,综合运用射频、光电、通信、网
络、情报等多种设备传感器信息,通过信息融合技术

来获取战场态势信息,从而提高战斗识别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适应性。

2)呈现特征与要素。从战斗识别的定义来看,
战斗识别要求对战场空间目标的多层级和多维度描

述,不仅能够区分目标的敌我属性,还能精确描述目

标的状态、战术规则以及战场特征事件等决策要素,
能够形成整个战场作战态势图,并通过信息通信网

络共享给己方作战单元,目的在于给战场决策者提

供动态态势信息,呈现出辅助决策特征。敌我识别

只能完成对敌我双方目标的有效识别,对于中立方

以及民用设施难以有效识别,目的是防止战场误伤

误击事件的发生。

2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特征

随着武器装备以及信息融合技术的发展,战场

复杂电磁环境和强博弈对抗特征催生新一代战斗识

别系统,瞄准未来战场高层级和多维度态势感知与

识别需求,以一体化思想为支撑,论述未来战斗识别

系统主要特征。

2.1 信息主导

从现代战争和未来短期发展来看,信息因素依

然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就对多维信号、信息

的处理提出了更快的响应速度、更高的精度、更大的

信息量需求。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以信息为主导,

强调对战场的多节点和多维度获取信息的综合运

用,信息特征提取和信息处理算法是战斗识别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算法战[26]核心要素。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从技术主导升级转换为信

息主导升级,从信息优势中获取战斗识别优势。从

无源侦查、有源探测和通信网络3个方面入手,将战

斗识别融入其中,呈现出系统信息主导、多功能一体

化特征,战斗识别系统信息来源可以是侦查信息、探
测信息、通信信息、辐射源指纹信息等,从上述信息

中,提取识别目标状态特征,进行同类信息相互融

合、异类信息相互关联、多维度信息相互印证,实现

对目标的精确感知与识别,摒弃以往发展装备技术

指标,注重发展系统信息处理、感知识别软件算法,
通过软件算法迭代升级来跃升战场多层级态势感知

与目标多维度精确识别能力。

2.2 分布感知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颠覆以往追求单平台感知

识别能力指标的发展现状,将体系功效作为发展重

点。基于体系架构和分布式群体感知识别的观念,
拓展至战场空间内多节点,满足单域作战、跨域协同

作战、全域联合作战的战斗识别需求,由当前态势感

知识别分离逐渐向感知识别融合发展,战斗识别系

统将实时获取信息、实时处理信息、实时运行识别方

法,识别结果作为态势感知的一部分,呈现战场态势

的高层级领悟和理解。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体统呈现出分布式特征,可

将战场空间内多域节点衔接在一起,泛在分布的多

域节点之间进行信息交互,形成整体的识别网络。
战斗识别并不是依靠单一节点完成感知与识别的所

有流程,而是在不同时间段、不同纵深、不同维度,多
节点担任不同战斗识别角色,实施不同战斗识别任

务,获取不同维度战斗识别信息,进行多维信号与信

息交互、时空协同,基于信息融合技术和通信网络系

统,构建包含识别结果的综合动态态势图,形成前所

未有的态势感知能力。

2.3 手段齐备

单一识别手段受到传感器信息精度以及系统工

作状态等多方面局限性,在作战效能在复杂电磁空

间和干扰情况下难以发挥其作战效能。未来战斗识

别系统是一种系统中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

SoS)[27],以非协作式体制为主,实现战场的侦查识

别一体、探测识别一体、通信识别一体等多维度、多
手段融合互补的感知与识别。

从无源侦查角度来看,战场空间内敌我双方辐

射源波形、频谱、调制不尽相同;从有源探测角度来

看,敌我双方雷达成像、红外成像信息特征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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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从通信角度来看,敌我双方通信端机信号时域、
频域、码域特征不尽相同,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建立光

电、射频、通信、网络等特征的“指纹信息”大数据集,
采用新的信息挖掘方法,新的数据表征方式、新的数

据融合方法,完成战场目标高置信度特征信息提取,
建立目标特征信息与“指纹信息”大数据集的映射关

系,高效完成多维度、多手段的目标敌我属性识别与

比对,提高战场目标的属性类别识别效率。
多节点获取到的目标状态信息以及预测信息可

以用来感知敌方作战行为、作战规则、特征事件、战
术意图以及任务规划等,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形
成决策需求要素信息,辅助指挥作战决策,形成战场

感知与识别的非对称优势。

2.4 标准互通

对战场多维信号与信息的处理是战斗识别的前

提,未来战斗识别系统需要建立标准化信息处理准

则和规范,构建合理的信息共享流程,将战场横向信

息流和纵向信息流综合利用,针对战场环境与不同

目标类型,采用不同的信息处理融合方法,提高战场

信息的利用率,形成特征要素全与精度高的目标信

息表征方法,进而提高感知与识别效率,满足战场空

间博弈对抗实时性需求。
现代战争是多域协同下的强对抗,对于战场空

间内的指挥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层级的决

策者和作战人员对于战场态势的掌握程度存在差

异,指挥决策链路容易受到战场态势动态变化的影

响。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实现战场态势分层级的融

合与互通,不同层级指挥人员通过感知识别信息网

路实现高度互通性和互操作性,以强大的感知与识

别能力满足指挥决策需求。

2.5 群智汇聚

随着电子信息系统发展,未来一体化电子信息

系统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呈现出集成一体化、功能

一体化以及应用一体化[28]。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

呈现小型化、嵌入式特征,作为一体化电子信息系统

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传统敌我识别器硬件配置需求,
其功能完全通过软件实现,通过软件升级和迭代来

适应不同层级、不同环境下的战斗识别需求,突破传

统感知与识别的“功能固定”,由功能恒定的“死系

统”变为“活系统”,实现功能进化。
战斗识别系统不仅仅是感知识别信息收集模

块,更是具备基础决策能力的计算模块,多节点之间

的交互不仅停留在信息层面,更是信号、信息、知识

的扩散与交互,通过多节点之间的协同,形成分布式

多节点信息扩散和智能汇聚,达到群体意志统一,展
示出强大的群智汇聚效果,更加有助于指挥人员从

全局态势角度做出精准决策。

3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功能

从特征来看,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将为作战行动

注入强大的活力,带来灵活的决策支撑功能,瞄准作

战需求,从基础识别功能、态势感知功能和决策支撑

功能3个角度来论述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功能。

3.1 高可靠性的目标识别功能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的基础功能是完成战场目标

敌我属性识别,通过“信息指纹识别”式非协作式目

标识别,能够快速完成对目标的指纹信息的特征提

取与表述,通过建立的指纹数据大数据集查询与比

对,快速建立目标指纹特征信息与数据库中映射关

系,多种指纹识别方式同步进行,同类信息融合、异
类信息关联、多维信息印证,达到多维去伪目的,对
于战场复杂电磁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有效

对抗敌方电磁干扰,实现战场目标快速分类与识别,
具备高可靠性的战场目标识别功能。

3.2 高层级的态势感知功能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的感知功能是完成战场高层

级全局态势的动态显示,将融合从交战初始阶段的

粗粒度预警和情报信息,到交战博弈阶段的细粒度

信息,包括战场目标的横向信息流和纵向信息流,以
及实时共享的低轨卫星全局信息,促进多层级态势

信息综合,去伪存真,共同绘制战场动态态势图,使
得指挥人员获取更加透明可信的态势信息。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提供的战场高层级态势信息

能够涵盖任务规划阶段的意图和指令信息,不同信

息粒度下的轨迹和状态信息,战场空间内个体角色、
任务、决策信息,编队行为、关系、战术信息,目标威

胁信息、武器载荷信息、战场特征事件(武器发射、雷
达开机、电子干扰、毁伤评估等)信息,满足于不同层

级的决策者指挥决策需求,实现更快速的态势感知

与决策,占据战场博弈对抗的感知优势。

3.3 高质量的决策支撑功能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决策支撑功能是具备强大的

数据转换为决策的能力,通过在信号与信息层面大

数据分析处理,实现战场节点之间、传感器之间的信

息共享和全源多层级信息整合,提供战场态势图的

要素、精确度、动态性满足各级作战指挥决策的需

求,缩短决策反应时间和提高决策准确性,战场指挥

人员依据态势图提供的数据来实施决策,减少人为

主观因素等不可控因素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实现“发
现即识别,识别即决策,决策即打击”作战流程一体

化,促进战场杀伤链的快速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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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战场中战斗识别需求

未来战争博弈从单域空间逐步向多域、全域联

合空间方向发展,空战场是未来战场对抗博弈的重

点,空战场优势将极大提升战场主动权。随着未来

空战样式的不确定性、平台性能的提升、技术的快速

发展以及战场空间电磁密集、复杂、交错、多变,对于

战斗识别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空战场战斗识别

场景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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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空战场战斗识别示意图

4.1 空战场自动目标识别需求

空战场内,敌我双方的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
导弹等敌我要素,以及中立方、民用航空器、地面海

面威胁目标的快速分类识别对于空战的演进至关重

要,传统基于协作式的敌我识别只能判别我方目标,
不能有效区分敌方、中立方。另外,空战场的对抗博

弈相比于其他域对实时性的要求更高,进而对识别

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需要从战场空间内快

速准确自动识别分类各种类型目标。

4.2 空战多层级态势感知需求

空战态势评估、不确定性信息处理一直是学者

研究的重点[29-31],空战场对态势的感知与识别需求

更高,从空战流程可以看出,空战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都需要强大的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战场态势感知

的基础就在于识别,识别体现在空战对抗的全流程

中,不仅仅是现有的敌我属性、类型识别,而是包含

多层级、多维度的战斗识别。
空战多层级感知与识别是根据目标时序状态信

息以及预测信息进行分析、判断、预测目标的作战意

图、战术行动、作战想定、作战规划等,它是空战决策

的关键环节,支撑空战决策动作的实施,空战多层级

感知与意图识别不单单是对目标的机动动作进行识

别,它包含很多方面包括单体、群体行为识别、规划

意图识别、规则(战术)识别等等。空战场的感知与

识别需求随着智能化、一体化战争的推进越来越高,
未来战斗识别需要重点解决对于目标的空战战术、
意图、行为、动作层面的识别,支撑作战决策。

4.3 空战对抗博弈决策识别需求

未来空战将是高维信息融合下的强对抗,对信

息的处理分析将直接影响到作战单元的感知、火力

控制和战斗识别等功能。随着战斗机性能的提升,
未来空战博弈对抗形式将以视距外空战为主,敌我

双方想要利用自身在战斗识别上的优势,尽量在超

视距内解决战斗,避免形成视距内“狗斗”博弈状态,
减小对生存能力的威胁。视距外的隐身与反隐身决

定了态势感知的能力,影响到作战单元对空战场目

标的战斗识别,进而直接影响到空战效能。未来空

战对抗博弈需要实时地获取全面的战场态势和远距

的战斗识别信息,先敌识别,先敌决策,先敌攻击。

4.4 支撑创新作战概念和作战样式

从创新性作战概念的提出到实际的作战运用

中,战斗识别系统将发挥着支撑作用,基于其信息主

导、分布感知、手段齐备、标准互通、群智汇聚特征,
能够创新空战样式,颠覆以往感知与识别分离,杀伤

链纵向递进式发展的思路,塑造战场空间杀伤网,极
大提升作战容错性和复杂任务能力,战斗识别系统

以其强大的感知与识别能力,辅助决策作用为现有

武器装备赋能,为作战决策者指挥与决策提供数据

与信息支撑。

5 结语

未来战斗识别系统是战斗的“魂”,其对于战场

目标的高置信度和高效率的分类识别确保了复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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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空间强对抗环境下的目标识别功能。本文旨在探

索未来战斗识别系统的系统特征以及能力,牵引发

展满足未来战争需求的感知与识别系统。对于战场

多层级和多维度的态势感知构建了完整透明动态态

势图来展现其辅助决策特性,形成作战目标集到作

战单元集的高效、互操作、互为主体的指挥体系,促
进战场杀伤链、杀伤网的快速闭合和自适应重构,具
备以高端武器装备为核心、体系信息优势为支撑、低
成本作战单元为主体、单一功能平台能力聚合涌现

的战场特征,进而形成整体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以

及作战效能,支撑各级决策者的指挥决策,满足现代

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的战场强博弈对抗,落实未

来创新作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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